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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亚洲时报》2008年12月23日刊登了美国华裔学者廖子光题为《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拯救
中国经济》的文章，认为中国必须摆脱出口依赖，建立高工资、充分就业的经济。而使用就业创造凭
证，是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外创造信贷，不构成任何通胀威胁，将为早日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一条可行的
途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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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描述：中国的工厂是以外国投资融资的，其借助于国内低工

资，为外国市场生产，得到国内经济中不能使用的美元。 

  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中国必须以主权信贷为工厂融资，其生产面向

国内市场，国内经济强健，税收自然增加，由此而来的主权信贷可以支付高工资，提高国内市场的消

费者购买力。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都源于由外国资本融资的出口部门。自2007年中期以

来，外国市场突然收缩，导致中国出口部门中数以万计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倒闭，这些

企业中大型、中型和小型的都有，均位于沿海地区。 

  此类企业的大多数通常不断地将其利润汇回母国，留下极少的储备金，维持企业的短期运行，甚

至还有不留储备金的。一见到金融困难，这些企业的老总发现，权宜之计很简单，就是停止生产，本

人从当地消失，这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工突然失业，没有任何失业补偿和失业保险赔偿，甚至

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外国投资者只是放弃了他们的亏损工厂，在这些工厂，他们基本不持有资产，

因为工厂资产都被抵押给贷款机构。 

  这些破产的出口企业不可能重开，因为没有人预期全球金融危机会很快过去。 

  5年前，也就是2003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指责一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雇主，要求他支付一名

农民工的工资，这引起了全国关注。200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三名农民工当选为新人大

代表的资格，使他们成为全国农民工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首批“代言人”。这一发展是历史性的突破，

将有助于弥合城乡发展的差距，减弱国内外不道德的雇主对农民工的压榨。 

  200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标志性政策文件，誓言加

强农民工权利的保护，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已享有的小孩教育、公共

医疗和供得起的住房。 

  自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流向沿海出口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亿。为了应对

新的变化和保护农民工的权利，中国一直在完善相关规章和法律。农民工的不公平状况大体上反映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人状况的缩影。我们需要记住，1921年在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就



是消除工人的不公平状况。 

  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估计，在广州、东莞和深圳市，也就是中国南方的工业心脏地区的

45000家工厂中，预期有9000家在2009年1月下旬、中国春节来临之前倒闭。该协会说，这可能意味着

多达270万工人很快面临失业。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可以预期，每一季度，失业将翻番。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已经进行的升级过程，也就是实现制造业从低科技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高科技的高附加值、高技能产业升级。纠正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计划，

与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向依靠国内消费与发展的转型的努力密切相关。 

  然而，重组的速度必须进一步加快，目标是在5年时间内，基于平衡的国内发展和消费，建立充

分就业的经济。 

  对于中国而言，惟一可行的战略是转变沿海地区破产的出口工厂，使之面向国内市场。但是，由

于低工资，目前的国内市场在消费需求方面过于虚弱，以致于不能吸收出口部门的过剩产能。在全国

范围内，出口部门都迫切需要重组，然而，私人信贷和资本市场目前都没有资金为之融资。市场力量

是不可能胜任此项工作的。 

  为了启动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向依靠国内建设转型的新经济战略，中国政府需要建立直属总理办

公室的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Commission to Restructure the Chinese Economy，CRCE)，授权该委

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出口部门突然崩溃带来的失业冲击，失业冲击会很快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复苏计划方面，所提议的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应该得到充分授权，具有合

适的、充足的信贷创造权力，为迫切所需的复苏和保障高工资的就业提供融资。同样重要的是，中国

经济重组委员会必须具备完全的政府权威，无条件地及时偿还和清偿由主权信贷产生的短期债务。 

  通过从依赖出口向依赖国内发展的转型，经济复苏需要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调行动。政府的

角色是通过税收激励和监管体制，引导私营部门积极参与全国充分就业计划。政府财政支出应该限制

在为硬件和社会基础设施融资，这些基础设施不可能通过私人资本，甚至也不可能通过集体资本，得

到有效的融资。应该将提高消费需求作为国家收入政策的一个优先目标，快速地提高工资水平，加上

配套的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障计划，就可以消除过度储蓄的需要。过度储蓄主要是出于支付急病时的医

疗费用和为老年生活提供保障的考虑。 

  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将负责立刻发起庞大的就业创造计划，以人口的最小程度流动，实现全国就

地充分就业。该计划可以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外得到融资，通过使用就业创造凭证（work creation 

certificates），就可以建立一种事先融资机制。就业创造凭证是一种具有特别目的的货币，其发行

专门用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就业创造。 

  在这种事先融资机制中，国务院将授权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在财政部的全力支持下，发行三个

月到期、且在五年内可更新继续使用的就业创造凭证。这些凭证将由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分配到地方

公职机构和参加计划的金融机构，再由它们贷给参与就业创造计划的私营企业，转变这些出口企业，

使之面向国内市场。 

  那些需要现金并参与到地方公共机构实施的就业创造计划的公司，以及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核准

的私营企业，可以从地方公共机构账户或参与计划的金融机构的工业客户那里，提取就业创造凭证。 

  接受就业创造凭证的金融机构可以将这些凭证当作商业票据，它们可以在商业银行贴现，商业银

行又能够使其在中国中央银行贴现。这一过程将在政府财政预算的范围之外，提供所需的流动性，促

进工资的支付。 

  随着经济和税收的复苏和扩大，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将赎回通过中央银行发行的五分之一的就业

创造凭证。财政部将在中央银行存放对应数量的纳税人纳税凭证，作为这些就业创造凭证的担保。财

政部赎回就业创造凭证时，纳税凭证归还财政部。 

  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坚决履行赎回就业创造凭证的承诺，以保障它们的金融效力。新系列的5年

期就业创造凭证，可以按需发行。 

  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外，为了创造就业而创造信贷，不会带来任何通胀威胁。它是以增税来支持预

算平衡的更负责任的另一种做法。消除了失业，也就无需支出失业福利补贴，这部分成本的相应减少

将弥补赎回就业创造凭证的财政成本。随着财政盈余的积累来自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的充分就业，这些

盈余可以用于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推动硬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升级。这一方式是实现充分就业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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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不断提高，推动经济从依赖出口向依赖国内发展转型的最佳捷径。 

  因为与中国国内市场的全部潜力相比，出口市场是并将总是较小的，生产企业的收益性可以通过

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来维持。降低单位成本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达到，而在国内市场扩大了销售

量，提高生产率也就成为可能。然后，出口将只需支付所需进口的成本，维持贸易平衡。 

  随着工业企业面向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总销售收入将支持工资提高，因为以前被外国经销商和

进口者拿走的大部分利润，现在能够用来支持更高的工资，高工资又可以进而增强国内消费需求。应

该允许调高部分物价，以缩小农产品与制造品之间的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政府制定价格政策的目的应该是防止破坏性的大削价竞争和低于成本的倾销，不论该交易是有利

润的，还是无利润的。应该对过高的利润进行征税，防止对有利可图的部门的过度投资。特别重要的

是，缩小农产品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距，以提高农民的净收入，压低消费价格。 

  为了维持被出口部门解雇的1000万农民工享有年薪相当于10000美元(合68490元人民币)的就业，

需要1000亿美元的就业创造凭证计划。为了维持1000万大学毕业生不致于失业，需要价值1000亿美元

的另一项就业创造凭证计划。这是中国经济的金融能力完全可承受的，因为它们总计仅占中国当前持

有的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20%。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笔钱不是财政支出，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将清偿

的主权信贷。 

只要中国决策者有勇气作出独立的思考，中国就无需接受美国金融危机所安排的命运。在中国知

识界中，盛行全盘接受具有蛊惑力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宣传。为了消除贫困，中国必须

首先在其知识界消除创造性思想的贫困。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2期）（译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合肥秀圆科

技有限公司） 


